從勞動力再生產觀點談高學費問題
新世代青年團　伊斯佩特
　近年來，台灣失業率一直屢創新高，目前的失業人口已高達五十二萬七千多人，根據相關的統計數據與失業問題調查顯示，有近四成的失業起因於企業的資本外移。資本主義的發展，基本上是充滿著矛盾，它一方面資本不斷地積累，但另一方面也創造了失業！就這樣，失業率的增加，復以台灣一直以來的高學費政策，使得眾多工人階級家庭的青年學子，在他們的艱苦求學的生涯裡，因為家人失業的問題而雪上加霜。今年學生的助學貸款的比例與失業率一樣，創下了歷史的新頁。然而，助學貸款根本上並不是在解決高學費問題，它只是將學生「償付」高學費的問題往後延，況且在完成學業之後，這些借錢唸書的學生隨即面臨著加入失業者隊伍的危機。

◎工人階級繳稅又攪學費　一條牛剝兩層皮
　
　分析高學費問題，不能不看到「教育」是勞動力再生產的重要環節這一事實，台灣的經濟發展，在其基礎上是拜台灣高素質的勞動力之賜，教育是維持勞動者素質、技能的重要社會環節，說穿了是維持資本家在台灣繼續生財獲利的必要條件。在本質上，談教育費用由誰負擔的問題，就應該是階級的問題。誰使用台灣高素質的勞動力，誰就應該支付費用，這只是起碼的要求，也不是什麼進步的訴求。然而有些人卻提出「教育是基本人權」的主張，筆者大大反對教育是基本人權這種說法，因為這樣的說法將落入資產階級的法權觀、或者人權觀，進而掩蓋教育問題背後的階級矛盾。如果錯把教育做為人民的基本人權之一，那就會把教育經費的問題理所當然地由所謂的全民來負擔，羊毛出在羊身上。結果，政府一方面從受雇者的所得中扣稅，一部分做為教育經費；另一方面卻要人民繳交每年都在調漲的高學費。工人階級，一隻牛被剝兩次皮。另有一種向富人課稅，或者累進稅的提法，也有掩蓋階級矛盾的問題。單靠收入來區分階層，並無法解釋社會的主要矛盾，當政府一方面不斷擴大對企業稅捐的減免（如金融營業稅全免），一方面繼續延長對財團原有的租稅優惠（如促升條例），這些獲利的大資本家享受著超低稅率，他們賺進每一毛錢所支繳的稅金，尚不如受領工資的受雇者多，因此，單從累進稅就想奢言財富重分配，無疑緣木求魚、失之空泛。
◎將教育成本轉嫁給受僱者支付　等於變相扣工資
　
　本人之所以主張談高學費問題，必須從勞動力再生產這個面向來分析，乃是因為台灣今日得以享有世界頂尖的勞動生產力，以及極高的勞動力素質，是因為台灣的高教育水平做為後盾。正當台灣企業主享有高素質勞工以及高度競爭力的同時，就應該負擔作為勞動力在生產的教育成本，教育經費本來就不應該由受僱者來支付；如同給付給勞工的工資一樣，把教育成本轉嫁給將來的受雇者來負擔，等於是變相地在扣減勞工的工資。

　所以，要解決台灣高學費問題政府必須立即「課徵教育紅利稅」，課徵對象乃是有獲利的資本家，以英國為例來說，英國工黨上台後，就課征企業所得的百分之六做為教育經費之專用。拿台灣與其他高度資本主義國家的薪資水準比較，台灣的平均工資已是相對低廉，台灣的資本家得以在國際市場中，享有高素質的勞動力，以及與高度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的市場價格，因此對於獲得超額利潤的台灣資本家而言，課征教育紅利稅所產生的影響，實在是微乎其微。 
◎要求資本家支付勞動力訓練費用
　此外，因為政策的關係，受雇者長期以來補貼了整個台灣的產業，以因應整個國際分工下的需要；例如：政府以通過促進產業升級條例來補貼資本家的措施，又例如：政府就用稅收補助工研院電子所的成立及研發，以利整個高科技產業的發展，甚至曾以公部門的資源投資成立現在的「聯華電子」。然而，台灣的受雇者得到的是什麼？答案很顯然是像聯華電子這樣的企業不斷出走、資本外移以及其帶來的失學與失業。所以，政府應該從每筆外移的資金、以及外匯交易中課征0.5﹪的稅，做為教育經費之補助，以今年八月與九月中央銀行最新公佈的外匯交易量來算，平均每日的交易數為六十億美金（剔除「銀行間交易」重覆計算之部分），那麼每日我國的教育預算就可以有三千萬美金的進帳，換算為台幣為十二億。這樣的方式，雖然無法在根本上解決資本外移的問題。但是我們起碼要求台灣的企業主、資本家支付勞動力再生產的費用。也就是說，課徵教育紅利稅解決教育經費的來源問題，進而保障學生的受教權；且由於資本家追求最大利潤，資本外移，造成台灣勞工失業、經濟危機的惡果，向資本家課外匯交易的稅，是受雇者最起碼的要求！
